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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在等待中死去重要原因是我国的脏器很缺乏

    北京的王女士有一个活泼可爱的7岁女儿。 这个孩子
几年前得了尿毒症，只有通过换肾才能生存下去，但她却
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肾源。每次带女儿去医院透析，王都焦
急地询问，每次又都失望而归。在漫长的等待中，这个幼
小的生命静静地死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院长高居忠教
授说，在20多年的器官移植工作中，他见过了太多这样悲
惨的故事。“每年来朝阳医院要求做换肾手术的都有四五
百例。因为缺乏合适的肾源，医院只能做一二百例。”高
教授说，中国12亿人口，每年的肾脏移植只有3000例左右。
而近3亿人口的美国每年进行器官移植过万例。 其中相当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脏器很缺乏。

    在上月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器官移植研讨会上，高居
忠与管德林教授发出了中国应及早进行“脑死亡”立法的
呼吁，并表示愿意在自己“脑死亡”后将器官捐献给需要
的病人。高居忠说，我们这么做既是出于医生的责任心，
也是为了改变人们对于器官移植的观念，促进脑死亡法的
尽快出台。

    “脑死亡”就是死亡在这种状态下捐献器官质量高



对中国人来说，“脑死亡”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目
前，我国的医学教科书上也一直把“心跳停止”作为死亡
的标准。而早在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已率先公布了脑
死亡标准，确定了“不仅呼吸和心跳不可逆性停止的人是
死人，而且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所有脑功能不可逆性停止
的人也是死人”。这就是说，患者如果已经脑死亡，即使
靠人工设备仍能暂时维持心跳和呼吸，实际上已被视为死
亡。专家说，这一概念是人类对死亡理解的一大进步，目
前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1981年，美国通过了“脑死亡
法”。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都立有此法。

    高居忠教授说，“脑死亡”的概念对于器官移植手术
的意义极为重大。按我国传统的死亡标准，自愿捐献的遗
体的器官质量比较差，很多都不能用了。而脑死亡的人，
其捐献器官的质量通常很高，移植效果也会更好。

    朝阳医院的另一位器官移植专家管德林教授说：“我
国现在器官移植在技术上和设备上与国外差不多，如果有
充足的脏器，我们一年的移植手术就远远不止现在的3000
例，而能够做上万例肾移植手术。”专家说，因为脏器缺
乏，每年都有大批的患者在等待中死去。

    对此，不少医学界人士也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忧虑。他
们担心，这一与中国人传统死亡概念相左的新概念的普及
和实施，可能会遭到来自民众的阻力。在朝阳医院，记者
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前来就诊的病人，几乎所有人对“脑死
亡”后的器官捐赠大摇其头，有人说，心脏还跳着，就把
人的器官取走是不是太残忍? 高居忠教授说：“这个概念
的接受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在受东方传统文化影响很强的
日本、新加坡等，过去几年也都有了‘脑死亡’的立法。
当医学水平和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就更
易于接受这样的科学理论。”

    此外，高居忠教授还特意解释了“植物人”和“脑死
亡”的区别。植物人不是“脑死亡”。

    立法推动器官移植严格的医学和法律标准能避免负面
情况

    几年前，美国有一个8岁的男孩因车祸死亡， 他的母
亲将其器官捐献给了另几名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儿童。在
一位从事器官移植工作的美国医生死后，她捐献的脏器救
了3个人。她的丈夫在电视上说， 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成
就之一。

    高居忠教授介绍说，在美国，人们在领取驾驶执照的
同时还会获得一个卡片，这个卡片上有一个问题：你是否
愿意在脑死亡的情况下捐献你的器官? 如果愿意就请打“
�肌薄！笆率瞪希�大多数美国人都打钩。”而我国现在甚
至没有相关的宣传和普及，人们只有在自己或亲人需要器
官移植而不能时，才会感叹，要是多一些可用的捐献器官
多好!可他们并不知道， 那些可用的捐献器官不仅和人们
的捐献意识紧密相关，更与“脑死亡法”的出台紧密相关。

    “立法是最有力的敦促方法。”高居忠说，目前我国
一些大城市率先实行“脑死亡法”的条件已经成熟，“脑
死亡法”可以采取从地方到全国分步走的方式推行。

    与此同时，有关专家说，现在已实行“脑死亡法”的
各国在认定“脑死亡”上有非常严格的医学和法律标准，
能够避免“脑死亡法”可能带来的不良情形。例如在美国，
脑死亡的认定需要有两组毫无关联的医生的分别鉴定，其
中器官捐献者的主治医生以及将要实施移植手术的医生都
是不能参与“脑死亡”鉴定的。高居忠说，如果他要正式
向有关部门提出此建议，他也一定会呼吁建立严格的“脑
死亡”鉴定程序和相应的监督鉴定机构等。    潘圆、周
艳秋 